
2018年1月18日 星期四

编辑：高婷婷 电话：87138730 Email：1214019711@qq.com 15文化印象

传承中华文化
弘扬国医国药

永康日报、永康市作家协会主办
山川大药房友情协办

好诗
看台

山川大药房
义丰号地址：望春东路86号
电话：0579-87830120 87126908
西站店地址：城北西路220号
电话：0579-87117752

拜谒陈亮
千年一遇状元郎，天地悠悠岁月长。

生不逢时时乱世，死无遗憾憾昏王。

谈兵主战驱强虏，学说开宗启史章。

心腹文词千古在，龙吟虎啸自铿锵。

赞尚道故居重修
物华依旧似当时，古朴清幽见匠师。

黛瓦青砖宜宅第，塾楼书阁属宗祠。

方塘倒映千秋月，曲巷深藏百代诗。

尚道人家多尚道，续添薪火慰先知。

紫霄观
千载紫霄成旧游，沧桑历尽几沉浮。

仙踪禅迹如犹在，书院碑文仍可留。

高士神闲琴煮鹤，骚人逸趣梦为舟。

曾经过去风光好，更看将来气象遒。

舟山村
踏访旧村晨露浓，岚山云水入眸中。

盈盈翰墨江南韵，淡淡情思乡土风。

前世遗存总相似，今朝气象却非同。

一帘雨巷骑楼下，欲得心闲问稼农。

塘里村
承蒙始祖出龙门，塘里人家皆姓孙。

望族千年虽不再，遗风一脉但留存。

民房修旧形依旧，业态创新神见新。

欲说古今层阁上，无边光景任高吟。

游灵岩
湖光山色两依偎，洞壑纵横广厦开。

柱石为寮响鼙鼓，清波作镜照灵台。

丛林日出阴霾散，殿宇弘光紫气来。

故国神游如梦里，清风习习入襟怀。

沁园春 方岩
谁 赐 灵 山 ，巨 印 方 圆 ，绝 壁 赤

丹。临天门之下，空悬天栈，群峰围

立，雪瀑冰泉。翠柏苍松，晨钟暮鼓，

洞壑丛林生紫烟。登高处，胜仙葩琅

苑，名震东南。

名山化育人贤，念天地、悠悠老

袓先。有胡公立德，黎民得幸，龙川

立说，工贸启源。武略文韬，匡时济

世，代有才人薪火传。思今古、看青

山依旧，又换新天。

沁园春 寿山五峰
万 寿 之 山 ，渤 海 移 来 ，雄 踞 浙

中。似琼瑶逸境，钟灵毓秀。清音静

气。翠色空蒙。修竹茂林，流泉飞

瀑，兜率重楼悬壁空。临其境、覆崖

如城郭，直抵苍穹。

曾经岁月峥嵘，忆此地、古来藏

虎龙。昔陈朱论辩，攸关义利，东南

抗战，于国衰荣。烽火燎原，旌旗漫

卷，赤水丹山血染红。逢新世、又登

高远望，正起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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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系编者所加)

乡愁一束诗满怀

敲下题目，首先想到的并非成语

茹毛饮血，而是国父孙中山。

孙先生一生俭朴，对吃食一道

并无特别的讲究，唯独对猪血情有

独钟，甚至将它写进了《建国方略》，

号召积贫积弱的国人以此为补，奋

勇前行。

初闻此事，心中一直存疑。及至

读到《孙文学说·知易行难》，白纸黑

字，让人不得不信：“吾住在粤垣，曾

见有西人鄙中国人食猪血，以为粗恶

野蛮者。”

其实，孙先生不仅“曾见”，而且

爱吃，是猪血的有力推手，力证吃猪

血“不特不为粗恶野蛮，且极合于科

学卫生”“猪血含铁质独多，为补身之

无上品”。可以想象，孙先生当年倡

导暴力革命，或许就是从猪血汤里受

到的启发。因为不管怎么说，革命总

是与血色紧密相连的。

当然，此乃一家之言。追溯历

史，且不说连肉带血一起生食的洪荒

时代，即便是熟食出现以后，先民也

热衷于血食。汉代《释名·释饮食》有

“血脑，以血作之”的记载。唐玄宗当

年赏给安禄山的“热洛河”，是用鹿血

和鹿肠制作的。《东京梦华录》和《武

林旧事》等书中记载宋代汴京和临安

市肆的“血羹”、“血脏面”、“血粉羹”、

“美醋羊血”、“血糊齑”等，分别为猪、

羊血食。

在种种血食中，鸡血量少，最是

鲜美。杀鸡时，拿个小碗放上浅浅

的水，再舀一点点盐，用来接血。凝

固之后，用开水泡一泡，就是不错的

食材。过年时节，家中要杀三二只

鸡，凑成的鸡血恰好能炒一盘。其

味之鲜香，真抵得过日思夜盼的猪

头肉。

市售的鸡血不多，倒是包装得像

脱脂豆腐的鸭血很容易买到，尤受火

锅一族的喜爱。不过，那种鸭血除了

模样好看外，吃口发硬，丝毫没有原

生态鸭血的柔滑之感，掺杂使假的甚

至一夹就碎，很让人失望。

如此，我们便会念念不忘那只可

爱的年猪，以及年猪为我们献身之后

的猪血。

年猪是越地山乡的“合家欢”。

宰猪放血，多用木盆承接。木盆，俗

称“血盆”，杉木特制，敞口浅底，涂着

朱漆。宰杀前，家母会把木盆洗刷干

净，倒进半盆温水，舀入一勺粗盐

——水量不宜太少，少则血老；水温

也有讲究，太冷盐化不开，太烫则会

瞬间将血烫熟，血水分离。

宰杀时，屠夫会在下刀用力处拍

一拍，以免毛发等杂物掉落血盆。瞬

间，刀进血流，声嘶力鸣──热血遇

到盐水，便会迅速凝固。渐渐地，猪

血放完了，猪后腿踢腾一下，回光返

照，后归于平静。

猪血凝固、加热、成型的过程，俗

称“紧血”。用菜刀将它划成“井田”

状，那一个个清晰可见的小气泡，凝

固着猪生的所有叹息。

如果说，猪是六畜中最早被人驯

养的动物，那么，不论生喝还是熟吃，

猪血应当是人们最早有意识采集的

血食。何况，猪的体量大，鲜血自然

比鸡、鸭多，人们便可根据各自的喜

好烹食各种美味佳肴。

猪血，浙中山区磐安叫作“红豆

腐”。“吃猪血，拉黑屎”是坊间歇后

语，形容此事立竿见影。猪血烹食简

单，炒、涮、煲均可，如猪血汤、猪杂

汤、酸菜炖猪血等等。但最家常的，

还是猪血炖豆腐──入锅时红白相

间，煮一煮便黑白分明，是食物中的

黄金搭档，不仅是山民的最爱，也是

孙文先生力推的家常美味。

猪血炖豆腐，南北皆有，烹法不

下百种。家母擅烹，简洁明了：生姜、

红辣椒切丝，葱白切段；老豆腐切片，

用猪油两面烤黄，起锅备用；再用余

油煸一煸生姜和辣椒。舀两碗清水，

加三二片腊肉（若用高汤，则无需腊

肉调味）。烧至水开，放红、白豆腐和

少许料酒；汤滚之后，文火慢炖 10 分

钟。上桌前，加葱段（亦可用香菜、蒜

叶替代），剜一勺猪油。若能撒一点

点胡椒面，味则更鲜更美。

农家宰猪，不仅要请本家族人吃

顿“杀猪饭”，还要给左邻右舍送碗猪

血炖豆腐──尽管只是一小碗，但礼

轻意重。反观现代城市，邻里之间的

食尚往来渠道已被防盗门、防盗窗的

铁栅和警惕的目光一刀切断，甚至有

人在此住了十多年，竟然连隔壁邻居

姓什么都不知道！

按中医“吃啥补啥”理论，猪血能

食补贫血。《随息居饮食谱》也说，猪

血“行血杀虫”。至于清肺之功，恐怕

只是坊间传闻。《本草纲目》只说它

“咸、平、无毒”，主治“生血，疗贲豚暴

气，及海外瘴气”，并无只字说猪血有

益肺脏。不过，动脉硬化、记忆力减

退的老人，常食猪血炖豆腐还是有效

的。因为猪血和豆腐都含有卵磷脂，

能促进筋骨的活络和思维的敏捷。

猪血是下水中的贱物，身价与老

豆腐相当。更难得的是，猪血还有

“液体肉”之称，烹食之后竟无“三高”

之忧。

平日里，也能见到一些摊头、肉

店售卖猪血，但很少有买食的冲动─

─不是不想，而是不敢。因为现今的

屠宰场多在城乡接合部，不仅屠宰环

境差强人意，而且接血者毛里毛糙─

─一根猪毛败坏一锅美食之事，是经

常发生的。

时光老去，年节淡然，还有多少

人记得那头年猪和那盆猪血呢？

猪 血
三 川

在永康
轻声歌唱（组诗）

我喜欢
塘里这个名字
我喜欢塘里这个名字

是那种一瞬间的喜欢

像喜欢一个人一样

喜欢她的头发，脖颈，胸脯，肩膀

喜欢它柔软，而又波浪起伏的样子

白云落在屋顶上，鸽子可以像树叶那样

绿着绿着就长出了翅膀

我喜欢塘里这个名字

仿佛这个名字很甜，可以含在嘴里

在金华，在永康，塘里如果长得再胖一些

她的小脚丫就会伸出浙江

她的羽毛就会从天鹅那里借来形状

从花朵那里借来芬芳

我喜欢塘里这个名字

如此朴素而充满想象力

我喜欢的爱情大概也是这个样子

荷花开的时候，那种纯白的颜色

让天空更蓝，树梢更软，竹林更充满弹性

人走在村里，可以像水波一样，一颤一颤的

喜欢塘里这个名字，还因为

我相信在村口会遇到一个

蓝印花布一样的姑娘

她的身材很高挑，眼睛很迷人

目光长得像百合花一样

她走在水塘边，走在村巷里

像童话那样好看

带着一身的光芒

把自己喜欢的

都一一照亮⋯⋯

□大卫

在方岩，书可以读半页

另外半页交给石头

有些字可以读出青苔

雨雁起飞，若标点

狮子有小忧愁

蚂蚁有大自在

云彩飘着飘着就看不见了

两棵很安静的树

用喜鹊谈恋爱

泉水的安静

只有石头能懂

而我，也可以像那块石头一样

简单，沉默，愉快地接纳一切

允许身体长出雷霆

允许万物长出细小的裂缝

大卫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华文青

年诗人奖获得者。《草堂诗刊》、《青年作

家》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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